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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1
夕阳已经坠落，西边把这个

五月燃烧得红红的。
钢筋水泥筑成的围墙喷出来

的热气，凝成一颗颗饱满的汗珠，
在肌肤上缓缓地滚动。所有的思
绪都如天空的云朵，不停地向四
周扩散。

西边的火球，经不起时间的
考验，在流逝的时光中慢慢缩小。

走出去，看夕阳西下的风景。

2
漫步在新建的天府绿道，一

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绿道两
边，柔软的草丛似一张绿色的地
毯，微风吹过，荡起的一道“绿”浪
在向前无限延伸，看不见的浪花
在你惊叹之间，瞬间钻入你的心
扉，缷下你不堪的疲惫和无奈的
沉重，整个身心一下轻松起来。

盛开的花朵点缀在绿道上，
一团团的红，一簇簇的白，红白的
花朵之间，偶尔还夹杂着紫色的、
淡黄的花。放眼望去，朵朵鲜花
都在黑夜来临之前竞相绽放，从
花朵上踱过来的鼎沸人声，似乎
都想释放这种愉悦的心情。

青草和花都以不同的姿态在
同一块土地上生存。

3
芦苇围成的栅栏下，一潭死

水，漂浮着几根枯草。
西下的夕阳，穿越密密的芦苇，

在水面上划出一道淡红的光芒。
被修理过的石头蹲在芦苇中

间，眼睁睁地看着水中的风景。
其实，所有的行人经停桥上，

俯瞰而下，这块巨石才是最美的
风景。

雪白的，宛如一头羊身；不规则
的，又如一头牛身，无论人世间的日
出日落，它都酣睡在芦苇丛中。

4
夜色开始蔓延。
走过沉沉的黑夜。那一阵冰

凉的感觉，让美女发出一声凛然
的尖叫。

原来是一只小小的青蛙跳到
脚背上了。

这只青蛙，从黛青色的皮肤
里凸出两只圆圆的眼睛，上下不
停地翻动，散发出逼人的光。

美女的一声尖叫，撕裂了黑
夜。从夜晚的缝隙间，流淌出此
起彼伏的、清脆的、甘甜一般的蛙
叫声。

这样的蛙声，是一种划时代
的符号，唤醒了灵魂深处的记忆。

5
童年，沉淀在一片竹林。竹

林旁边是一畦水田。
穿着短裤，赤脚涉入水田，

白天抓黄鳝，夜晚捉青蛙。有
时，傻傻地把水中的月亮当成淹
死的小鱼。

无论是抓到黄鳝、鱼还是捉
到青蛙，都烤吃。特别是扒掉青
蛙的皮，四条腿的肉嫩嫩的，雪白
的，一丝一丝的，慢慢咀嚼，仿佛
把白天的太阳光嚼成月亮的清
辉，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

其实，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的
是害怕饥饿。

而今，我们又何尝不是一样
的饥饿呢？只是我们很少听到了
蛙声，听到了更多的尖叫声。

漫行天府绿道，
听蛙声一片

□冉杰（成都）

一到夏天，我的“心病”就会犯
——脖子上的疤无可遁形，总让我
觉得有异样的目光投来。我知道
这是“聚光灯效应”，其实没几个人
关注，但人大多喜欢自作多情。道
理看似简单，在现实中要克服心
魔，还需长时间淬炼。

我记不得这疤是何时产生的，
如果不是别人提及，我往往会忘记
它的存在。但总有人眼尖，问我脖
子上的疤是怎么回事？这就麻烦
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问的人多了，我不得不寻思着
追根溯源。这件芝麻大点的事，研
究起来毫无用处，找原因却很艰
难。老爸老妈的脖子上干干净净，
这问题自然不关乎基因。有一天，
我灵光突闪，对，必定是小时候惹
下的祸端。

那时，我和堂弟每天的“必修
课”是爬桐子树，也不怕桐子树叶
背后暗藏的“豁拉子”（方言，刺蛾
的幼虫）。爬上树，摘下叶，两兄弟
嬉笑打闹，你给我抹一下，我给你
涂一下，像侠客间的刀剑争锋。桐
叶的汁，粘性极强，一小会，皮肤上
就会留存黑色的线条，半天揉搓，
依然还有星星点点。

别以为我在编故事，这是现
实，有时候现实比故事更精彩。长
大后，我回老家，看见堂弟身上也
有类似的疤点。那一瞬间，我恍然
大悟。我说，弟弟，你给我的童年
礼物别具匠心啊。弟弟哈哈大笑，
彼此彼此。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伤害都是
相互的，本质都是在争夺一种资
源。比如，我和弟弟争谁爬得最
高，给谁抹得更多，那一定有战胜
对方的莫大快感。

疤就是这样来的。回头一想，
这疤也算不得什么。人生在世，短
短数十个春秋，值得操心的事太
多，只要不是特别在意容貌，在意
完美，小小的疤就是“个性标志”。

关键是，哪一个人没有“疤”？
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
有人拍胸脯给组织说，除了肚脐
眼，全身上下没一个疤。那倒不一
定，但凡把话说得绝对的，基本不
可信。谁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
有了碰撞，留下特殊的记号也就在
所难免。

疤基本是和伤连在一起的，这
就是所谓的“伤疤”。从这个角度
看，仿佛先有伤后有疤。伤，有外

伤有内伤。伤害别人也被人伤
害。但有一条不变，伤好后成疤，
这疤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感情、一
段关系最特殊的见证。像结绳文
字，所有的结只有当事人才能准确
解读。

比如陆游。数年后他偶遇前
妻，一杯酒下肚，所有爱恨再无法
伪装和压抑，便在沈园题写了这首

《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
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
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
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
难托。莫、莫、莫！”

我曾感叹陆游的痛心疾首和
追悔莫及，如今再读，才发现陆游
心头的伤疤依然鲜红疼痛。是啊，
有什么外伤比得上感情的内伤更
痛？此去经年，那郁结的疤依然不
敢揭开啊！

想必李白、杜甫也有伤疤，李
清照、辛弃疾也有伤疤，只是，他们
的伤疤有大有小，有浅有深，有新
有旧，有的事关家仇国恨，有的只
是儿女情长。有的化为千古绝唱，
被人缅怀和敬仰。有的深埋内心，
至死也不为人知。

位于湘西西南部的凤凰古城，
依着南华山、傍着沱江水，得天独
厚的自然景观为古城增色不少。
它的美，既有民族文化特色，又体
现了凤凰的人文精神。曾被新西
兰作家路易·艾黎称为“中国最美
丽的小城之一”。

清晨，不敢惊扰了这座古城。
南华山脚下的沱江水，缓缓流淌了
数千年，也哺育了这座人文古镇数
百年。沿着江边一路前行，触摸那
一段段斑驳石墙；或者泛舟沱江随
波而下，静观错落有致、连绵不断
的吊脚楼群，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
里，如同一幅淡雅素色的丹青画卷
徐徐展开。根根木柱撑起一栋栋
小巧玲珑的房子，撑起了一个个甜
蜜温暖的家。吊脚楼虽比之晋商
的豪宅、徽州的精舍显得有些简
约，但是，又那么不简单，烟雨朦胧
中，多了份水乡的诗情画意。江南
古镇的婉约，湘西古寨的霸气，在
这里得到完美结合。

山有仙气，水有灵气，或许是
有了沱江的沁润，凤凰古城才会变
得悠闲而又美好，把染尘的心事涤
荡得干干净净。古老的水车转个
不停，夜以继日从容不迫，度量着
日子的地久与天长。

这样一座淡泊的古城，经过了
岁月洗刷沉淀，以不动声色的力
量，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旅人。古城
里，随处可见抱着吉他唱歌的男
人，与合着拍子打着手鼓的漂亮女
孩。走到虹桥，听到有人在唱民谣

《借我》。抬眼望去，一家小店的窗
户里，幽暗的光线下，透出一个身
影，抱着吉他，正唱得投入，落日的
余晖打在她身上。那个悠远的影
子，那片黄昏的天空，让我和友人
停下脚步，坐在江边许久。

古城之美，一半在于晚上，灯
火勾勒出纷繁的夜色，映照着潺
潺流水，更多了几分妩媚。万盏
灯火沿着沱江两岸绵延数里，把
整座古城映衬得美轮美奂，沱江

两岸的吊脚楼，苍劲古朴的万名
塔，飞檐翘角的风雨楼，还有迎风
摇曳的大红灯笼，诉说着古城的
过去和现在。在霓虹强光的照射
下，连沱江江水都被照得通亮，光
影十色的沱江水缓缓流淌在古老
的河床上。

夜幕降临，灯火阑珊，酒吧不
时传来的音乐声，时而高亢，时而低
婉，如梦幻般摩挲着古城的夜空，也
为很多人抖落了一身的伤感和疲
惫。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举杯畅
饮，只求共醉。那些流浪的歌手，
背着乐器，穿梭在各个酒吧，在灯
红酒绿的氛围里，没日没夜地唱，
唱得人心醉，也唱得人心碎。那些
纯粹而慵懒的曲子，唱着远方黑发
的姑娘，唱着生活骂不出来的悲伤，
不偏不倚地落在心头，溅起岁月长
河里的所有过往。乐曲轻柔悠远，
听起来让人的思绪飘向远方。

喜欢清吧哼唱的民谣，不矫
揉，不做作，不随波逐流，把自己的

心情唱成歌。每一束光都有情绪，
每一面墙都会说话，每个细节都是
故事。找这么一处安静的地方，喝
上一杯清茶或淡酒，吹吹江风，看
看夜景。喜欢这里的风景，也会喜
欢这里的烟火气。“这生命正值春
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别错
过年轻的疯狂，别错过日落和夕
阳，不论在哪里呀，来不及认真地
年轻过，就认真地老去。”

民谣和古城都在造一个梦。民
谣本身带着一种清淡出世的感觉，
它接近城市却远离繁华。而古城岿
然不动，像一个长者一样看着其他
城市披上繁华的外衣，却一点点在
丢失原本的自己。行走在钢筋水泥
路途的人们更需要汲取一种深层次
的力量，充满传统与古典的味道，但
也生长着传承和创新的力量。

看粼粼的水纹在面前徐徐荡
开，听若有若无的歌声在远处渺渺
响起，心境也渐渐从喧嚣中走出
来，变得像沱江一样缓缓流动。

天色微亮，夜雨初歇，我再一次
看到了老君山在雨露浸润后隐秘的
美。浮尘洗净，静谧无声，我仍沿石
阶小道上山，穿越在树林深处，贪婪
地吮吸四周植被散发出的气息。

我站在飘然亭遥望远山，呼啸
的凉风从远方吹来。它一定比我
更了解这里，穿山越岭看过了山间
的每一片叶儿，抚摸过老君山的每
一寸土地，吻过这里的每一条山溪
河流。我多想像它一样，能从老君
山2008.7米高的山巅一跃而下，冲
上梯田石埂，在河谷山湾飞旋。

左边是八仙山，右边是丹霞
洞。石阶旁的高山茶树散发出阵
阵暗香，不知名的灌木丛背阳处已
悄悄爬上了树苔，路边挺拔的乔木
植物正吐出嫩芽，尖上一点红的石
楠树叶儿上倒挂着晶莹的水珠，好
一处世外净土。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有一诗
说：“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
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
绿参差。”若是你也有此闲情雅致，
自下而上与我一同置身于此，必定

也能深切感受到这首诗的应景与
贴切。

如果你能亲自到老君山一游，
那么你一定能理解我对她的热
爱，我多想把这份情感毫无保留
地 说 与 你 听 ，更 想 亲 口 说 给 她
听。我对冰冷刺骨的八仙湖说，
直到说得湖光粼粼，水波荡漾；我
也对细沙溪旁的桫椤树说，直到
它抖落枯萎的枝条，穿上春织的
衣裳；我还对不苟言笑的立佛说，
直到他慈容满面。

龙华古镇的背后就是这一片
渺无边际的老青山。龙华古朴醇
厚，老君山则更加如此。老君山前
车辆早已无路，唯有双脚可攀登，
唯有心灵可畅快呼吸。

当我不再以举目仰望她的姿
态走近她时，没有了身处闹市的喧
嚣聒噪，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
与畅快。远处隐约可见的山影层
层叠叠，像宣纸上的水墨印记，浓
淡相宜，层次分明。脑海中只有

“青山如黛，山色空蒙”8个字逐渐
清晰起来。

老君山多的是那秀丽又青翠
的竹子，举目望去，翠竹丛生，枝繁
叶茂。环顾四周，群山如同绿波涌
起。清风阵阵，竹叶似少女裙边因
风而动，又好像被放进水波中漂洗
的墨绿青纱帐，随波飘荡。轻柔绵
长的轻风中，混合着竹子的淡淡清
香，光是闻着这味道，仿佛就已经
尝到了竹笋的清甜。

老君山总是在夜里下雨，竹笋
则会在一夜雨水的滋润下纷纷拔
高。雨雾缭绕的清晨，我会跟着大
人们来老君山挖竹笋。捉几只竹
虫，我能攥着玩儿一整天，直到西
边的天空一片通红，金光将老君山
的轮廓勾勒得更加清晰；直到背上
的背篓装得满满当当，里面全是第
二天餐桌上的山珍；直到我的名字
响彻老君山，声音里充满了父母催
促的焦急与嗔怪。

老人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老君山就是我们的靠山！”确
实如此。龙华依山而建，凭山而
生，靠山而长，其重要性对龙华人
来说不言而喻。

昼颜花

她还是按捺不住
在血红的夕阳下
奋力而悲怆地骑着单车
像不断蹿动的火苗
被俘获的激情
卡在喉咙间将吐未吐
奔向一个
有力的臂弯 炽热的将来
她不再是一个锈迹斑斑的电器
是梦里往身外跳伞
令人窒息的痛感
禁忌与迷恋，理智与情感
审判者用冰冷的刀子斩断她
的藤蔓
在撕扯中又生出了决绝的生
命力
昼颜花再次复苏
墙上的合家欢相片摇摇欲坠
带我远走高飞吧 她想
往死寂里掺杂一些尼古丁
理性冲破人类文明的限制
你是隐秘的爱情吗？
红热尘沙中命悬一线的昼颜花
不洁的女人躺在铁轨上
在日暮时分，就这样凋零。

孤独的咒语

米克爱上了楼上的聋子
那是一位绅士，迷信她的话语
她不再去偷听富人家的收音机
弓箭的弦 门脚拆下的木头
筑成一把小提琴
成为出色的音乐家
是她的秘密
黑人医生开始思索人的奥秘
他的耐心比密西西比河的泥
床还要厚一百倍
南方的毒日鞭笞着他
在阁楼的阴影下做领袖者的
手势

他笃定伟人的思想会改变同
胞的命运
并将孩子的名字取为恒星
可人们并不相信黑色皮肤的
脸上
会挂着一双蓝眼睛
更不相信他们体内都暗藏着
孤独的咒语。

心经·相
我曾是一条衔尾蛇
行遍迁流变换的大千世界
生在山野，尝尽苦浊
浴于幽幽禅河
佛陀七日禅定，正遭连绵洪雨
我随即张开屋檐般的颈部护
其性命
他唤我为蛇神那迦
直至参透了无，从因来果而
成正觉
随即化作一尾鱼
在入水的刹那
嫩叶接住了我坠下的身体
我，倒挂在新生的树干上
湖面如镜照见了
一条幻化成鱼的蛇
又衔住了自己的尾。

数雨

与光同尘，体内却有一把火
把心灼烧出一个血泡，像满
含热泪的眼睛
光阴将胃捅出一个窟窿
残羹冷炙装不进疲乏的身体
蚂蚁历经了雨中的漩涡
偷偷告诉我，你曾来过
可是你的背影犹如六朝佛像
庄严而神秘
我只好假装立在门前，呆呆
地数着雨。

只茶一壶
月一窗
便弃人间玉颜许许
霁月照，心如前
只怕无情惹
凡世尘污
腊梅残枝
冷香萦住
欲说从头无语
鸿雁有谁寄
望孤舟轻辑
寒风冰雨
犹多损徽宣
笔墨无忌
孤芳自赋

春暮在繁华中荒芜

风从你身边走过
云烟晃过树林间的阴影
彼时不是星的国度
飞絮却要垂了四野
阳光来不及唤上你的乳名
便被风拉离你的栖地
繁华荒芜在墙根下
只有池塘里孕吐的锦鲤
驮着沉重的身子
时而浮上来
时而沉下去
成也苦，败也苦
这个春日的尾色
它预备花光所有的运气

我以诗歌为幌子

这盘色彩调了很久
要华丽而生一幅重彩
光阴就地取材，混搭出精品
树将倒影留给自己的心事
它有它的情怀
被枝桠抛出的叶
依偎于惊艳的湖
它们如鱼渴水的交流
沦陷于
这个魅惑多情的季节
毒药有香
都是不甘寂寞的主
春色铺满十里画布

湖面有手风琴在群奏
还有波浪的“踢踏舞”
多少奔着海而生而为水
我以诗歌为幌子
而画了梅子枝头的春分

你们是天空上
一首首蔚蓝的诗

平移的是什么
旋转的是什么
电风扇是旋转的
桌子的抽届是平移的
平移无惧搬动一个城市的
雄伟建筑
给我一根撬杆，我将火山也
可以平移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
节、乞巧节、重阳节、中秋节
看花灯、挂艾草、来乞巧、赏
菊花、去登高
老师教导的一切我已储存心间
热情洋溢的你们
活泼温馨的你们
清灵的心
是薄薄的窗花纸
指上一触便是通透了
你们是赛场上高谈雄辩的选手
是丛林叽叽喳喳欢快的小鸟
给你们一根小火柴
你们可以变成一座能量爆
棚的火电厂
给你们一滴水
你们就是欢乐的海洋
昨天越来越多
明天越来越少
光景不待人
须臾发成丝
你们是奔跑的，闪光的
是天空上一首首蔚蓝的诗
使我们的烦恼便如天边的云
一朵一朵飘走
你们呆过的地方
每一丝空气与阳光都是纯
粹美好
你们是一盏盏透明的水晶灯
照亮了天下父母的心

青年方阵

今宵寄（外三首）
□杨清茨（北京）

我看见着白衬衫的黑鸟
两粒黑扣子若隐若现

鸟被季节放逐
我用目光去爱抚
这来自黑夜的黑鸟，化做漫天的飞雪

闪过地势低矮的屋
车厢里乘客的喧闹

更冷风瑟瑟
恍惚中，她的身体有些纤瘦

我反复叙述眼前穿戴俗气的女人
我一遍遍抚摸自己的肌肤

清明

枯枝上有我拳曲的影
显映出，和人间同样的时光

清明
是失眠症，是被遗弃的人间

忧戚的小嫩枝上发芽
只能让我看见雨
不能看到雨滴后的人

日月一定隐匿了。日月还在

我看沉默寡言和我一样的树
埋在地下的棺椁

我应该好好看看
看我所能想起的机谋
有很多的方式，我能起死回生
给我心仪的男人

太阳温暖之后的大地
跌落到流水里的树影

居住的地方成为我的歌谣

一个走路吸烟的人
他的天使像蔷薇花的花瓣紧紧依偎
他的天使只是在犹豫

外界再也不受人控制
叶子开始有点慌乱，又旁若无人

玉兰花，它的香舌与空气缠绕
两唇相合，仿佛空气就是对方
就像
逼迫自己说出自己的词语

青竹的身半裸，不堪一握的腰
太阳，有条永恒的河

我深刻于不同香味的春天

时间，是另一种吻痕

像一张黑白的照片
我独自在房中
餐厅和椅子，都是气态的
日子之上。是孤鸟的轮廓

“这么大的雨，你来做什么呢？”我问
“我很想你了。”

歌

抬头看着小街上
一阵凉爽

你小嘴总在微笑
今天是女人的花季。目送你
婀娜的身影

时光流逝，此刻只适合表白
你是我的孤芳自赏
潮气如春

仿佛汪洋里的岛
春情勃发的岛
我不断用新的方式把生命传下来

看望穿秋水
你赤裸的双脚

老君山
□许美璐（成都）

乌鸦（外三首）
□刘跃兵（安徽）

岁月之疤
□廖天元（南充）

踏歌凤凰
□艾诺依（北京）

杨清茨，教育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委员，传统文化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著有诗歌散文集《玉清茨》，艺术论文《紫
砂艺术恰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散文诗《心灯》《戴雷锋帽的女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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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兰因，本名李雪景，1997年生于四川达州，毕业于四川文

化艺术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本科），大学期间开始小说、散文、
诗歌创作，作品发表于国内公开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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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字数原则上不超过
1200字，标题注明“浣花溪”。作
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花
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
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
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
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
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
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宽窄
巷》副刊选用。

投稿信箱：
huaxifukan@qq.com

更 多 散
文诗歌，扫码
上封面新闻。


